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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班,并担任班长。让
他学习印尼语也许是
巧合，也许是有意为
之，毕竟他在印尼也
生活了10年，使他有
着一种深深的感情。

那时候，中国和
印尼关系很好，两国
来往很多，这让还在
读书的他，就参加翻
译工作。这些难得的
实践机会，又进一步
提高他的业务水平。

1952年，他所在
的东语系转到了北京

大学，他因此也来到
了祖国的首都，这一
年的国庆节，他和同
学参加了国庆游行,在
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看
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时,禁不住高呼口号,
直到声音嘶哑,这也是
他一辈F难以忘记的
幸福时刻。

给朱德邓小平当
翻译

秋去春来，他的
命运与这个国家一起

跌宕起伏。他曾在《
人民画报》社、民中
国》杂志社、国家图
出版社工作过，还为
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
导人做过译，担任过
外国访问团的译。工
作的岗位有时在天门

城楼，有时在人民大
会的国宴上。他也曾
到过江应农村，做过
掏类、挑水、和菜、
施肥、插秧等农活。
也带着妻子孩子一家
人到过西北甘肃，在
那儿又做了许多他这
辈 子 从 没 做 过 的 工
作，吃过从没吃过的
各样苦。

生活无论怎样变
化，他都能适应，他
没有怨天尤人，没有
放弃消沉，而最没有

改变的是，他有一颗
爱国的心，一颗热爱
事业的心，颗关爱他
人的心，一颗深爱家
乡的心。

他有一面书橱是
一位印尼专家送给他
的，在里面装着一直
跟 随 他 的 书 籍 , 有 他
翻 * 的 印 尼 短 篇 小 说
僵拉比山的红勘，翻
译印尼女作家吉娅短
篇小说集《荒坳，有
他翻译的歌曲刊载在
《界人民歌曲集》和
《印度西亚歌曲集》 
。看着这面,他觉得自
己富有,那是一种精神
上的富有。家里一张
小的打字桌，也是外
国专家送的。当时全
家从北京下放到甘肃,
这书橱和打字桌就是
我们唯一的私有财产,
其实在我们结婚时它
们也是我们家里唯一
的摆设，因此我们对
它们都有一种怀念。

人生弧线

人 生 有 时 是 偶
然，但也许是必然。

在 西 北 居 住 9 年

后,我们一下子南下到
了广州这个南方美丽
的城市。他调到广州
暨南大学,在东南亚研
究所从事印尼问题研
究，这让人觉得他的
人生轨迹就像一道弧
线,起点和终点那样的
相近、那样的重合。

此时的他47岁，
正当年的他，用他的
成熟，用他的情，用
他的经验，用他的干
进发出闪亮的火花。
那年里，他做了大量
的研究，写出了许多
重要的论文,翻译了很
多的信息。198年，
他被任命为研究所的
言所长,之后又被委派
重要取务。退休后的
他,更是忙碌不断。印
尼的事，家乡的事，
朋友的事，亲人的事,

让他马不停蹄，最让
他高兴的事，他为龙
岩翁家编撰了族谱。

突然有一天，他
倒下了,那年他83岁。

在他走后的一段
时间里，我每天都在
想他，追忆着50 多
年来我们度过的日日
夜夜。往事很多，让
我悴然心动的是在北
京的一天。那天，他
穿着一件呢大衣，戴
着一顶毛皮帽走进我
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他，虽然没有仔细看
他,但感觉他是

个好人,一个有着
爱心的好,一个值得我
托付终身人。他为自
己写了一本自传，书
的结尾处，他提出让
己的骨灰撒到大海。

而我，想让他等
着我，一走向大海。

（杨桂茹／口述 
林 小 宇 ／ 撰 文 ) （ 原
载2015年10 月8 日 《
福建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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